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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近
日，由北京市文联、中国现代
文学馆主办，北京作家协会、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北京十
月文艺出版社承办的纪念刘绍
棠诞辰 9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
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刘绍棠
乡土文学创作特色等问题展开
研讨。

原文化部部长、“人民艺
术家”王蒙谈道，刘绍棠写新
中国、写新农村、写新气象，
他通过笔下的农村和农民，表
现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他还
是一个引领者，非常关心青
年、农民中的文学爱好者，经
常在晚饭前后接待大量的来访
者，浩然、从维熙等作家都受
到过他的影响。刘绍棠性格豪
爽，他的乐观态度令人难忘。
刘绍棠的作品值得我们关注、
温习、研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邱华
栋表示，刘绍棠是中国当代文
学史上独具风格的杰出作家，
是“荷花淀派”的重要代表，
他以清丽鲜活的语言、田园牧
歌式的笔法，为当代中国文学
留下了独具辨识度的乡土画
卷。刘绍棠是一位具有高度文
化自觉、坚守民族风格与乡土
本色的文学大家。他明确主张
文学创作要有“中国气派、民

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
材”，强调继承中国古典小说
和民间说唱艺术的优良传统，
追求故事性、传奇性和语言的
鲜活生动。我们纪念刘绍棠，
要学习他深植大地的创作定
力，找到并始终坚守自己的文
学根据地。

与会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刘绍棠是当代乡土
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歌颂新
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变化，立
足北运河，把京东地区的乡土
伦理、漕运遗存、市井民俗、
民间道义，完整移植进小说叙
事，拓展了“荷花淀派”的地
域边界，构建起大运河乡土文
学世界。他把自然美、人情
美、生活美交织在一起，形成
独特风格。他把京郊口语、民
间说唱、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
笔调熔于一炉，雅俗相融，辨
识度很高，是对当代文学的地
方性叙事、小说语言本土化的
有益探索。他启示我们，文学
需要和社会发展的火热现实形
成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紧密
关系。

刘绍棠之子刘松萝回忆
说，刘绍棠的精神是青春的精
神，这让他战胜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他从不停止创作，从不
停止思考，诠释了“青春”两
个字的含义。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巨大成就，生态文学也紧跟时代步
伐，思想内核由“人类中心主义”向

“ 生 态 整 体 主 义 ” 转 型 。 从 刘 亮 程
《一个人的村庄》 到李娟 《我的阿勒
泰》《羊 道》 三 部 曲 ， 再 到 杨 志 军

《雪山大地》、阿舍 《阿娜河畔》、索
南才让 《野色》 等，作为中国生态文
学的一个代表，西部生态文学佳作频
频。不同于带有“问题意识”的生态
文学创作，也不同于一般游记、科普
类生态写作，西部作家常年扎根基
层，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记述游牧之艰
辛，以赤诚的心灵捕捉万物生灵之
根，指向对生命的哲思与追问，创作
出具有生命意识的生态文学作品，备
受读者青睐，有力促进了生态文明大
众传播。

西部生态文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
当代生态文学命题“诗意的栖居”的
构 建 。 海 德 格 尔 认 为 ，“ 栖 居 ” 是

“终有一死的人”“在大地上逗留”，
而“诗意”则是栖居的本质，因人以
天空所象征的神性来度量自身所产
生。简言之，“诗意的栖居”即人本
质的存在。“诗意”是人之神圣特征
的流露，而“栖居”是人对大地的态
度。“诗意的栖居”作为人之本真的
存在方式，基于人对生命本质的了
悟，更是生命之本能的渴望。无论是
刘亮程、李娟对文学新疆的塑造，还
是索南才让、杨志军对青藏高原的书
写，无不蕴含着对“诗意的栖居”生
存理想的营建，显示出多维的生命意
识，构成西部生态文学重要的思想
特征。

笔者在 《生命意识与文化传播》
一书中曾指出，所谓“生命意识”指
的是“具有意识能动性的生命体在身
体、心理及灵魂层面对生命本身及其
与外界关系的认识与反应”。身体指
向外部世界，心理指向精神世界，而
灵魂生命意识则指向人心灵深处的需
要，代表生命本质的存在。西部生态
文学多关注人心灵深处的渴求，指向
灵魂生命意识的觉醒。刘亮程在 《一
切都没有过去》 中说：“我渴望在一

种人们过旧的年月里安置心灵和身
体。”他之所以多年坚守对诗意乡村
的描摹，就是要寻找心灵居所，不只
为人类，也为万物。在他笔下，无论
是驴、马、鹅还是坎土曼、古币乃至
古城，都有“心灵”，都需要归宿。
他在 《龟兹驴志》 中写道：“散乱的
人群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灵居所，无论
是上天的神圣呼唤，还是一头小黑毛
驴的天真鸣叫，人听到了，都会前
往，全身心地奔赴。”当灵魂生命意
识被开启，心灵栖息地得以呈现，万
物生灵皆愿前往。所以，在 《一个人
的村庄》 里，作家隔了遥远的时间距
离在孤独中回望并执守他的乡村，那
不仅是对乡土文明的守护，更是对心
灵归宿的追寻。《大地落日》《冯四》

《修门》 等文均表达了这一追寻历程，
它是一段漫长的熬炼。如 《逃跑的
马》 中所说：“马老得走不动时，或
许才会明白世上的许多事情，才会知
道世上许多路该如何去走。”然而，
它已经老得走不动了。这就是生命，
有其与生俱来的缺失与遗憾、哀叹与
悲恸，唯有寻到心灵居所，才能被抚
慰并得以成熟。

如果说刘亮程在为万物找“魂”，
李娟则是在为生命找“根”。她在《羊
道·前山夏牧场》中提起牧民转场的艰
辛时写道：“但又怎么能说……这样的
生活没有根呢？它明明比世上任何一

种生存方式都更为深入大地”。是的，
李娟笔下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正是其深入大地的明证：他们餐风露
宿，顺时而迁徙，不正是“诗意的栖
居”生动的呈现吗？无论是那个初为
人母的病弱小母亲对命运的忍耐，还
是弥留之际的大黑牛对死亡的接受，
都是万物生灵对自然天命的认识与顺
服。深谙大地，忍受苦难，节制悲
伤，不惧死亡——敬畏自然的牧民正
是在这种栖居的生活方式中发现了赖
以生存的精神力量。就此而言，牧民
艰辛的游牧生活不仅是对人类本真生
存方式的践行，更是对自然天命的信
仰与对生命本真的守望。当作家意识
到此时，她“不知该站出来不顾一切
地高声赞美，还是失声痛哭、满心悲
凉”。原来，“诗意的栖居”不仅是一
种生存方式，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与生
命需要，来自人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与
觉醒。当这个生命需要被发现并被满
足，“诗意的栖居”便得以实现，生
态问题的根源也得以解决。由是观
之，西部生态文学已然超越了外部生
态书写，指向人类终极命运的探讨，
以文学揭示并满足人类本真的生命需
求，以其深厚的生命意识推动了西部
生态文明的普及。

西部生态文学的发展并未止步，
当它把“诗意的栖居”从“人与自
然”拓展到“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把“生命意识”从个体生命认知升华
到群体意识，便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具有了情感厚度。无论是刘亮程笔
下的蒙古族，还是李娟文中的哈萨克
族，索南才让、杨志军小说中的藏
族，阿舍笔下的维吾尔族，都与其他
民族和衷共济。在 《雪山大地》 中，
汉藏两个家庭以生命为纽带，成为骨
肉至亲。“父亲”与藏族头人角巴爷
爷生死相交，“母亲”为救治藏民而
牺牲，作为汉族人的“我”放弃城市
回到草原承继父辈的梦想，三代人血
脉交融的经历与奉献自我的行动，成
为国家历史、时代精神与民族情怀的
构成部分。小说以诗意的语言开篇：

“向上的路衔接着冰白与蔚蓝，生命
的制高点如此地光亮啊，爱与太阳跟
踪而来，向他说一声扎西德勒。”这
是“父亲”前往草原途中所见：冰白
与蔚蓝如一幅壮丽的画卷展开向上的
路，飞奔于路上的父亲感受到生命制
高点的光亮——它来自太阳一般热
烈、无私的爱，充溢着理想主义基
调。在小说中，作为汉族干部的父亲
常年深入草原，与藏民同吃住，创办
了沁多草原上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家
贸易公司，并积极推动生态移民与自
然保护区建设，竭力筹措资金在雪山
深处修建第一个麻风病医疗所……父
亲以其特有的远见卓识与舍我其谁的
英雄胆气，守护着高原上的万物生
灵，为我们呈现一幅汉藏共处、人与
自然共生的和谐图景；他对牧民现实
生活的关切、对高原生命的敬畏，正
是其生命意识的体现。可以说，“父
亲”所代表的一辈人正是因强烈的个
体生命意识，生发出对高原的热爱，
而多民族共同生活形成的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成为其献身高原的信念支
撑。从“诗意的栖居”到生命的守
望，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
扬，西部生态文学以诗意的表达、深
邃的哲思与纯粹的理想直抵人心深
处，探索生态文明传播之路，呈现出
生态文学发展的更多可能。

（作者系应急管理大学应急文化
传播与法学院教授）

从“诗意的栖居”到生命的守望
——西部生态文学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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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棠文集》


